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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和功能的快

速提升，手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通话工

具。在智能手机的使用问题中，智能手机成瘾成为

备受关注的重点。苏双、潘婷婷和刘勤学 [1]编制大

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时将智能手机成瘾定义为滥

用智能手机所导致的手机使用者出现问题心理或行

为。而Lee，Ahn和Choi等[2]则在参考了美国精神疾

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网络成瘾的定义后，将

智能手机成瘾定义为对个体日常生活造成干扰的智

能手机的过度使用，并具有不同的临床特征，如耐受

性、戒断症状、凸显性、失控性、渴求性等。

国内有调查发现，智能手机成瘾在大学生人群

中的检出率达14.5%-23.43%，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

在6小时左右[3，4]。由于对智能手机的过度关注和依

赖，智能手机成瘾的大学生会容易脱离班集体，不积

极参与班级活动，同时也会降低对学习的专注，减少

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，进而导致学业表现受

到不良影响[5]。而且过度的手机使用还是造成睡眠

障碍和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的危险因素[6，7]。

对于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，Billieux，Mau⁃
rage 和 Lopez-Fernandez[8]提出的关于手机问题使用

的综合路径模型中认为，个体具有神经质、社交焦虑

和广泛性焦虑等特点，更容易出现对社交网络应用

软件、邮件等的使用偏好，从而出现智能手机成瘾，

表现出成瘾症状。姜永志、李笑燃和白晓丽等 [9]研

究发现，神经质人格可以预测大学生对手机网络的

过度使用，提出塑造积极人格可能会有助于抑制大

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网络。王欢，黄海和吴和鸣[10]的

研究提出，神经质可以预测手机依赖，高神经质个体

由于易情绪化、焦虑等更易出现冲突，因而容易通过

使用手机回避现实问题、释放压力，形成手机依赖。

同时根据王欢等[10]的研究，社交焦虑对于神经质和

手机依赖具有中介作用。而惧怕否定评价被认为是

引发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[11]或者说是核心特征[12，13]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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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“对他人评价的担忧，为他人的否定评价而苦恼，

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否定评价的预期”，对个体的

社交活动有重要影响[11]。惧怕否定评价往往在研究

中也被用作为测量个体社交焦虑水平的重要指标[14-

16]。van Deursen和Bolle等[17]的研究指出惧怕否定评

价是性别、年龄因素与手机成瘾行为之间的中介因

素。相比于社交焦虑，惧怕否定评价是更为具体的

认知特点，探索惧怕否定评价在神经质与智能手机

成瘾间的作用，有利于为控制手机依赖等手机使用

问题提供更明确的参考，而且，已有研究探讨了社交

焦虑对手机依赖的作用[10]，因此本研究拟选择将惧

怕否定评价作为考察的变量。根据以往研究，社交

焦虑可以作为神经质与手机依赖的中介因素[10]，而

惧怕否定评价与社交焦虑关系密切，所以，本研究也

将尝试探究惧怕否定评价是否可以与社交焦虑一样

能在神经质与智能手机成瘾间发挥中介作用。

同时，根据Billieux等[8]对于智能手机成瘾的理

解，广泛性焦虑特质也是个体出现智能手机成瘾行

为的危险因素[18]，而不确定性忍受力是广泛性焦虑

重要的认知特点，且对社交焦虑也有重要影响 [19，

20]。Carleton[21]将不确定性忍受力定义为负性倾向的

认知偏见，个体认为负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难以

接受和具有威胁性的而不顾负性事件发生的实际概

率。不确定性忍受力低会使个体产生夸大负面结果

出现的可能性，进而导致个体出现非适应性的行为

和认知反应，包括对情境有偏向的解释，决策时所需

信息的增加等，进而引起过度担忧和广泛性焦虑[22，

23]。McEvoy和Mahoney[24]对不确定性忍受力的作用

进行分析后指出，不确定性忍受力是神经质与社交

焦虑、广泛性焦虑等焦虑障碍和抑郁情绪的中介因

素。根据惧怕否定评价与社交焦虑的重要关系，不

确定性忍受力可能也是神经质与惧怕否定评价之间

的中介变量。鉴于目前尚未有直接研究探讨不确定

性忍受力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，本研究拟重点考

察不确定忍受力在神经质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影

响。不确定性忍受力低的个体容易出现对负面情况

出现可能性的夸大和难以忍受[21]，在社交情境中则

可能倾向于夸大负面评价的发生概率，因此可能会

增加惧怕否定评价的程度。基于以上分析，本研究

拟考察不确定性忍受力可否通过惧怕否定评价而在

神经质和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，即不确定

性忍受力和惧怕否定评价在神经质和不确定性忍受

力之间的序列中介效应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

采用实地发放与网络填写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研

究对象的问卷，有效问卷为364份。男生139人，女

生 223人，缺失 2人，平均年龄 20.82±2.84。大一 77
人，大二119人，大三72人，大四24人，研究生72人。

1.2 工具

1.2.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（Smartphone Ad⁃
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，SAS-C） 问卷由

苏双等[1]编制，共有 22 个项目，包含戒断行为、突显

行为、社交安抚、消极影响、App 使用、App 更新 6个
因子。

1.2.2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-神经质维度

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⁃
sion-N，CBF-PI-N） 问卷由王孟成等[25]编制，包

括 8个条目，六级评分（1=非常不符合，6=非常符

合）。

1.2.3 不确定性忍受力量表（Intolerance of Uncer⁃
tainty Scale，IUS） 中文版由Yang[26]修订，包含27个
条目，采用 5级评分制（1=一点也不像我，5=非常像

我），总分越高，表明对不确定性的忍受力就越低。

IUS分为 4个维度：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无能为力、不

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、意外事件是消极的、不确定的

未来是不公平的。

1.2.4 简明惧怕否定评价量表（Brief Fear of Nega⁃
tive Evaluation Scale，BFNE） 由Watson和Friend于
1969年编制，原量表中文版包含30个条目[11]。本研

究采用该简明版[27]，共 12个条目，从 1（与我完全不

相符）到5（与我极其相符），五级评分。得分越高表

明越惧怕否定评价。

1.3 研究程序

本研究问卷实测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完成，实

测之前均接受了同一名心理学专业教授的培训，对

施测的过程和指导语等进行规范和统一。实地发放

的纸笔问卷采用方便取样，以班级为单位，调查了来

自北京和重庆某两所全日制高校的在校大学生，发

放问卷300份，收集有效问卷252份。网络填写问卷

通过问卷星在微信、微博、QQ等社交平台进行收集，

回收网络问卷124份，有效问卷为112份。纸笔和网

络有效问卷总计为364份，问卷有效率为85.85%。

1.4 数据处理

采用SPSS 21.0和AMOS 21.0对数据进行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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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结 果

2.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

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[28]，因素分析得到26个
因子特征根大于 1，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

8.77% ，小于40%的临界值。因此，本研究不存在严

重的共同方法偏差。

2.2 智能手机成瘾与神经质、不确定性忍受力和

惧怕否定评价的相关

智能手机成瘾与神经质、不确定性忍受力和惧

怕否定评价间都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。而神经

质、不确定忍受力和惧怕否定评价三者之间也两两

具有显著正相关。见表1。
表1 智能手机成瘾与神经质、不确定性忍受力和

惧怕否定评价的相关分析和描述统计（N=364）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，***P<0.001，下同。

2.3 不确定性忍受力与惧怕否定评价在智能手机

成瘾与神经质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

为进一步明确智能手机成瘾与神经质、不确定

性忍受力和惧怕否定评价的关系，采用结构方程模

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。研究将神经质作为自变

量，智能手机成瘾作为因变量，不确定性忍受力和惧

怕否定评价均作为中介变量。最终得到如图1的模

型结构，各路径标准化系数见图 1。该模型的拟合

指数为，χ2/df=2.474，RMSEA=0.064，GFI=0.978，NFI=
0.978，CFI=0.987，IFI=0.987。各拟合指数良好，模

型可以接受。

为确定模型中的中介效应统计效力，本研究进

行了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，样本量选择为 5000，
设置 95%的置信区间。见表 2。结果表明，不确定

性忍受力在神经质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

显 著 ，效 应 值 为 0.267，总 中 介 效 应 中 占 比 为

68.11%。惧怕否定评价对神经质和智能手机成瘾

的中介作用也显著，效应值为 0.060，在总中介效应

占 15.31%。而神经质通过不确定性忍受力和惧怕

否定评价的序列中介效应也显著，效应值为 0.065，
占总中介效应的16.58%。

神经质

不确定性忍受力

惧怕否定评价

智能手机成瘾

神经质

1
0.575**
0.498**
0.556**

不确定性
忍 受 力

1
0.588**
0.496**

惧怕否
定评价

1
0.427**

M±SD
24.07±14.70
71.67±14.71
35.36±5.68
60.69±14.70

中介路径

神经质→不确定性忍受力→智能手机成瘾

神经质→惧怕否定评价→智能手机成瘾

神经质→不确定性忍受力→惧怕否定评价→智能手机成瘾

特定中介效应大小

0.267
0.060
0.065

95%置信区间

下界

0.236
0.007
0.009

上界

0.550
0.138
0.146

注：IUS1：不确定的未来是不公平的；IUS2：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；IUS3：意外事

件是消极的；IUS4：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无能为力；各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。

图1 各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图

表2 基于 bootstrapping 的特定中介效应检验结果

3 讨 论

以往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研究，并未将不确定

性忍受力作为关注的因素，本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

尝试，并且发现不确定性忍受力对智能手机成瘾具

有预测作用，这是本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。与以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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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相比，本研究也得到了一些相似结论，为已有研

究提供了支持，如神经质与手机成瘾显著相关[3，29]，

与不确定性忍受力也具有显著相关[30，31]。李志勇等
[32]的研究中，不确定性忍受力与社交焦虑之间直接

作用明显，与本研究中不确定性忍受力和惧怕否定

评价之间的关系比较相似。而王欢等[10]的研究中发

现，神经质水平越高，则社交焦虑水平越高，手机依

赖水平也越高，本研究结果也与之基本相符。从相

关分析的结果来看，个体的神经质水平越高，则不确

定性忍受力越低，惧怕否定评价的水平也越高，而智

能手机成瘾的程度越高。相关分析结果可能提示智

能手机成瘾个体的情绪往往更加敏感，面对不确定

情境的不适感强，人际交往中容易担忧等特点。

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，神经质对于智能手

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较大，这一结果支持了已有

研究[9]。这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使个体表现出对刺

激更强烈的情绪反应，情绪的应对和体验都较差，对

刺激事件倾向于采用负面的认知和不良的应对策略

（如逃避、烦恼等），继而出现如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

绪[33]。为了处理负面情绪，缓解心理压力，神经质个

体可能更加愿意使用智能手机，因此导致出现对智

能手机的过度依赖和使用。

本研究的结果中，惧怕否定评价具有中介作

用。这一结果提示，神经质个体由于不太稳定的情

绪状态，在受到外界因素影响时，易焦虑冲动[10]，对

出现否定评价的惧怕水平更高。而惧怕否定评价水

平高的个体，由于不希望面对否定评价，在人际情境

中容易选择通过逃避的方式处理其焦虑、不安等不

适状态[11]。有研究发现，在社交恐怖症个体中，手机

可以帮助个体避免直接的社交交往，而且在惊恐障

碍时，手机还可以作为获得心理安全感的工具 [34，

35]。为摆脱现实情境中的不适和冲突，个体可能更

愿意使用手机寻求心理上的满足感和释放压力，进

而导致对智能手机的过度沉溺[10]，引起智能手机成

瘾的行为和状态。

其次，研究假设中不确性忍受力和惧怕否定评

价的序列中介效应得到了支持。这可能是由于个体

神经质的人格特征，面对外界刺激的情绪波动性较

大，情绪反应更加强烈，而且不确定性忍受力水平低

的特质又让个体倾向于负面的解释和预期[21]，因此

个体更容易出现比较强烈的消极情绪或反应，比如

逃避或者焦虑等情绪行为反应。而在人际交往中，

由于不确定性忍受力低的特质的影响，个体倾向于

认为他人会对自己进行消极评价或负面反应，导致

个体更加惧怕否定评价。因此，个体出于对负面评

价的惧怕，容易出现回避行为，而智能手机往往是个

体缓解社交压力和逃避现实状态的有效工具，从而

导致个体对智能手机使用增多，形成智能手机成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研究只关注了人格特质中的

神经质，对于人格特质与手机使用的关系没有进行

全面的探究；另外，对于如何控制个体对于智能手机

的使用不当问题，还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和验证[36]，

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构建更全面的人格与智能手机

依赖的理论模型，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寻找有效

的调整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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